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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文学剧本: 填表 

华文  

【正见网】 

主要人物 
 
张大勇 男，历史系教师 
丛丽 张大勇之妻，中文系教师，大法弟子 
陈辉 女，中文系党委办公室秘书 
朱远 男，校 610主任 
夏炳南 男，校 610干事 
皇甫仁 男，物理系教授 
何广义 男，历史系主任 

故事梗概  

2002 年春，某市法轮大法弟子利用电视播放了法轮功真相录像片，引起轰动，也激怒了邪恶集团头
子。省 610 奉中央 610 指示，协同公安，计划抓捕 5000 名大法弟子，进行地毯式搜捕，秘密下达
了“杀无赦”的死命令，一时间黑云压顶，一片白色恐怖。  

剧本描述了在上述背景下，北方大学 610 机构企图通过诱骗的方式逼迫该校大法弟子家属在所谓的
“法轮功重点对象调查表”上签字，为他们残酷迫害大法弟子掩人耳目、推卸责任。以张大勇为代
表的善良的大法弟子家属经过三年的血雨腥风，从亲人身上亲眼看到了法轮大法给修炼人带来的身
心变化，明白了真相，识破了邪恶的伪善和骗局，断然拒签、抵制迫害。相关的很多人也以各种方
式抗议这种不得人心的政治迫害，支持善良的大法弟子。邪恶赖以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少，黑暗即将
过去，光明就要到来！  

 
1．上午 教学楼内  

下课了。学生们三三两两走出教室，急匆匆地赶着去上下一堂课。 
张大勇手里拿着讲义夹走过来，边走边和身边的学生讲着什么。他 30 多岁，中等身材，带一副眼
镜，文质彬彬，沉稳而谦和。  

（镜头渐远）张大勇和学生渐渐走远。宽敞的走廊，来去匆匆的师生。渐渐消逝的嘈杂的声音。  

2．历史系办公室  

(教学秘书小宋正打印文件，打印机吱吱嘎嘎响)  

小宋抬头看见张大勇进来，点头招呼：“下课了，张老师。”  

张大勇：哎。忙着呢，辛苦啊。 
小宋：苦不苦，想想长征二万五，辛不辛，盼着每月发奖金。有茶有水，比起下岗的，已经小康
啦。张老师，喝水吧？我给你倒一杯？ 
张大勇：不了，（从挎包里拿出水杯，里面还剩些水）我这儿还有，谢谢。  

(打印机停了，顿时安静了许多。小宋把打出的文件整理好，关掉打印机)  

小宋：对了，张老师，刚才朱远来电话找你。 
张大勇：朱远？ 
小宋：学校 610 办公室主任。 
张大勇：什么事？ 



 2

小宋：他没说。来了两遍电话，让你有时间去一下。（关切地看着张大勇，欲言又止。下意识地拿
起水杯）喝水吗，张老师？ 
张大勇（沉着脸）：不，谢谢。（把自己杯子里的水一饮而尽）我走了，谢谢你。 (张大勇径直走
出办公室)  

3．中午 张大勇家  

(丛丽做好饭，盛好，摆在餐桌上)  

(张大勇开门进来)  

丛丽：嗬，真是有福之人哪，闻着香味儿来的？ 
张大勇(笑了)：又做什么好吃的啦，亲爱的夫人？ 
丛丽：快洗洗手吃饭吧，别耍贫嘴了，我都饿了。  

(二人坐下吃饭)  

张大勇：朱远找我。 
丛丽：找你干什么？ 
张大勇：我正上课呢，他给我们系办打的电话，没说什么事儿。 
丛丽：小宋接的？ 
张大勇：嗯。（看着丛丽）准是你的事儿。 
丛丽（笑）：我的事儿，那他怎么不找我？ 
张大勇：那他找我干什么？我又不炼法轮功。 
丛丽：他去 610 当头儿，校党委办公室主任没人干了，说不定要提拔你去呢。祝贺你呀，要升官儿
啦！ 
张大勇：别嘲笑我啦，我才不去呢。官场是个大粪坑。  

(张大勇放下碗筷)  

丛丽：不吃了？ 
张大勇：吃饱了。 
丛丽：吃这么少？嫌我做的不好吃？ 
张大勇：哪儿敢呢？我真吃饱了。  

(张大勇摘下眼镜，掏出眼睛布，仔仔细细地擦着)  

(正午的阳光照射在镜片上，闪着一束束光亮，随着张大勇手的移动变换着色彩，扑朔迷离)  

丛丽（看看丈夫）：别担心，我没事儿，真有事儿他们就不会打电话找你啦。 
张大勇：不管怎么说，他们找准没好事儿。表姐来不是说了吗，有线电视放真相片的事惊动了最上
头，610 下来人传达密令，都开了杀戒了，每个派出所都有抓捕指标，每个电线杆都有人昼夜把
守，咱们这一片儿不是已经抓了 20 个了吗？要不是表姐给挡着，他们早就来咱们家了。杨老师不
是正在课堂上讲着课就给带走了吗？杜老师都 70 多了，也给抓走了，你可别大意呀。 
丛丽：我知道，他们这一个月就抓了 5000 人。你放心吧，他们抓不住我任何把柄，不能把我怎么
样。（倒一杯果汁，递给大勇）喝点儿吧。 
张大勇：你不是喜欢喝纯净水吗？怎么又买果汁了？ 
丛丽：换换口味。纯净水透明，果汁更有内涵。都尝尝。 
张大勇（喝了一大口果汁，看着丛丽）：你放心，我绝不会让他们把你从我身边带走。上次他们抓
你，我在国外，要不然也不至于⋯⋯你在看守所和劳教所里受的罪我都知道，那不是人待的地方，
这是地地道道的政治迫害，太残忍了，比法西斯还恶毒。  

(丛丽往张大勇的杯子里重新倒满果汁)  

([特写]浓浓的鲜艳的桔红色果汁在杯子里旋转、上升，洋溢着快乐、温情、激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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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勇（喝了一口果汁）：嗯，味道不错，还是夫人眼光高。 
丛丽：跟我甜言蜜语的，又有什么事要求我了吧？ 
张大勇：干嘛把我想得那样？你是名副其实啊。慧慧最近怎么样？她姥姥来电话了吗？ 
丛丽：我刚给她们打过电话，都挺好的。慧慧书法比赛得了一等奖。 
张大勇（自豪地）：咱们的女儿就是不一般。  

(丛丽看着张大勇，他也看着她，两人会心地笑了)  

丛丽（有些伤心地）：咱们打游击似地租房子住，不能把慧慧带在身边，想起来心里不是滋味。我
妈也跟着受了不少苦。 
张大勇：只要你没事儿就行。 
丛丽：要人人都能够了解真相，这场迫害就不会存在下去，大家就都不会受苦了。  

4．晨 班车车站  

初春的阳光顽强地顶住严冬残余的寒冷，在空气中发散着平和、凝重的暖意。  

路边，一棵大柳树下，上课、坐班的教职工们在等班车。几个女人在谈论哪家商场衣服最便宜。  

张大勇独自一人静静地站在树下。他抬起头，[镜头顺着他的视角摇向天空，远景]天空昏沉沉的，
仿佛一张涂抹了灰黑颜料又揉皱了的画布。空气也好像浇了一层浓浓的柚子汁，粘糊糊、苦涩涩
的。  

[镜头继续摇下，近景]树梢，嫩绿的枝桠艰难地、倔强地伸展着腰肢，为昏暗的四周增添一层喜人
的鲜活和生机。  

[镜头顺着树干摇下] 树干上，有一个大树洞，干枯空洞。一队蚂蚁搬着面包渣从树洞里急匆匆地
向树上爬，它们井然有序、津津有味地爬呀爬。一只小蚂蚁迷路了，向相反的方向爬去，走不远，
又折回来，在原地打转转。张大勇用手挡住它走错的方向，它终于又回到队伍中，继续不知疲倦地
爬着。  

[旁白] 可怜的小东西，竟然丝毫感觉不到我的存在和作用。我可以救它，也可以毁掉它，都在顷
刻之间，就看我怎么想啦。对这些，它却茫然无知。茫茫宇宙中，人有时表现得不也象这只小蚂蚁
一样吗？如果真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命，他们看人可能就象我看这只小蚂蚁一样吧？这么说，小丽
他们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历史系党委王书记走过来，奇怪地看看张大勇：这么大人了还看蚂蚁打仗？  

张大勇：王书记，来啦。（不好意思地）等车，没意思。 
王书记（把张大勇拉到一边，神秘地）：朱远找你啦？ 
张大勇：嗯——我上课，没见着。 
王书记：叫你爱人写个保证，就说不炼了。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图什么？回去劝劝她，啊？（见张大
勇没反应）张老师，我可是为你们好，不让炼就不炼呗，何必较这个真儿呢？现在风声多紧哪，
三、四十岁的是重点的重点，可别再吃亏呀。你们两个多好的人哪！  

(有人喊：车来啦。)  

(张大勇、王书记随众人上车。)  

5．上午 教学楼一间教室里  

(张大勇正站在讲台上讲课。[特写] 张大勇长方脸，额头宽阔而突出，讲完一句话，特别是说到得
意的时候，总爱抿一下嘴唇，眼睛看着学生，目光专著而热切。坐在前几排的学生受不了那逼视的
目光，看他一句话要说完了，赶紧低下头装作记笔记。这时，后排几个思想溜号的会很乖地冲老师
点点头，假装赞同他的观点。尽管双方心照不宣，张大勇仍然象是受到鼓舞，更加卖力地讲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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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勇（严肃深沉地看着学生们）：学史使人明智，学史需要勇气和良知。为忠实记载历史事件而
献出生命的古代史家也不乏其人哪。你们知道“南董”的故事吗？（学生们都抬起头，聚精会神地
听老师讲）春秋时，晋灵公要杀赵盾，赵盾出奔，未出晋境，听说赵穿杀灵公于桃园，另立晋成公
为君，自己当了宰相。太史董狐在史册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公布于朝廷。赵盾说道：“这不
是事实。”董狐答道：“你身为正卿，逃奔不出国境，回来又不讨贼，不是你搞的阴谋又是谁！”
（张大勇停了一下，走下讲台，靠近学生，继续讲）也是春秋时，齐大夫崔杼娶美妇人棠姜，齐庄
公与之私通。崔杼于是诱杀庄公。齐国太史因将此事载入史册，写道：“崔杼弑其君。”崔杼杀太
史，太史的两个弟弟继续坚持如实记载，又被杀。第三个弟弟仍然直书其事，始终不屈。南史氏听
说史官们都死了，便执简前往，等知道已经把事情如实写上史册了，才往回走。后世把南史氏与董
狐合称“南董”，赞美敢于讲真话的史官。孔子称赞董狐为“古之良史”。（张大勇把“古之良
史”四个字写在黑板上。学生们被老师讲的故事感动了，个个神情专注，记着笔记。张大勇看着学
生们，恳切地说）希望你们，还有我，做“今之良史”。  

(“当、当、当”。有人敲门。)  

张大勇：请进。  

(“当、当、当”。)  

(张大勇迟疑了一下，走过去开门。)  

6．教室门外  

(一位细高身材的女老师正站在教室门口，见张大勇出来，说：“张老师，我是中文系党委办公室
秘书陈辉。”)  

张大勇：你好，陈老师。 
陈辉： 你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好吗？有急事找你。 
张大勇：找我，什么事？ 
陈辉：也没什么事，填个表。我们一会儿再谈吧，耽误你上课了，对不起。  

(陈辉转身走了。)  

(张大勇望着她的背影，微微皱起了眉头。)  

7．中文系办公室  

(这是一间比较大的办公室，靠墙放着三组、六张办公桌。陈辉的桌子在最里面。)  

(张大勇坐在陈辉对面。)  

(桌上摆着一张表。[表格的特写] 封面，粗大的黑字清楚地印着：“法轮功重点对象调查表”，落
款是：“北方省 610 办公室”，制表日期：2002 年 3 月。)  

(张大勇翻过一页，上面有影印出来的丛丽的身份证照片、填好了的个人简历。)  

张大勇仔细地看着每一项，看完这一页，抬起头来问：“这是你填的？”  

陈辉：是。 
张大勇：是你们系把她报上去的？ 
陈辉：是学校 610 布置下来的名单。不光是丛老师一个，还有别人，都是拒不“转化”的。（她说
着把手里几份表格扬了扬。） 
张大勇：你们找我爱人谈过吗？ 
陈辉：不用找她，上边就让找家属。 
张大勇（惊诧地盯着陈辉）：怎么可以这样呢？她的事不通知本人，你们背着她填表？ 
陈辉：上边就是这么要求的。我也没办法。  



 5

(张大勇翻到第二页。上面写着他的名字，个人简历各项也都填好了，是另一个人的笔迹。 “家属
意见” 一栏空着。)  

(张大勇看完这页，又翻到最后一页。“基层单位意见”一栏写着：丛丽，法轮功练习者，2000 年
去北京上访被判劳教一年，期满释放，尚未转化⋯⋯下面是系党委书记高原的签字和中文系的大红
公章。)  

张大勇又翻回到家属这一页，问陈辉：这也是你写的吗？  

陈辉：不，是于老师帮着写的。 
张大勇（严肃地）：把我的名字写错了，不是永远的永，是勇敢的勇。 
陈辉：对不起，于老师去校办了，等她回来我让她改一下。你放心签字吧。 
张大勇（坚决地）：陈老师，现在的形势你也知道，上边对法轮功镇压步 步升级，罪名越来越
大，也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说抓抓就抓，说判 就判。这可是关系到我爱人和我全家的大事，在
我没弄清楚这张表的真实意图之前，我决不能签字。 
陈辉：不就是个调查表吗，哪有那么严重。 
张大勇：那我问你，“法轮功重点对象”是什么意思？  

(陈辉看了看手里另外两张表，低头没说话。她也说不清。)  

张大勇：这表填完了之后交给谁？ 
陈辉（抬起头）：学校 610。 
张大勇：学校 610 又交给谁？ 
陈辉：大概是省 610 吧。 
张大勇：然后呢？省 610 准备怎么办？ 
陈辉（摇摇头）：不知道。 
张大勇：决不会象你说的去存档吧？（严肃而诚恳地）我是研究历史的，古今中外历史上，特别是
中国共产党这五十多年历史上的政治运动我最清楚，搞起这个来，哪有什么人权、法律、人道？国
家专制、暴力那一套害的人还少吗？煽动群众斗群众，这是自相残杀！谁都知道这么搞没有好处，
于己于民没一点儿好处。“文革”过去还不到三十年，又搞这个⋯⋯我既不炼法轮功，对政治又不
感兴趣，我只尊重事实。国家大事咱们今天先不谈，我也扭转不了乾坤。我就谈填表这件事。你们
也许还不了解我爱人，她以前身体不好，偏头疼，贫血，虚弱得走几步就歇一阵，上完课回家就得
躺下，在家里我得照顾她。学法轮功以后不但身体健康，性格脾气都变了，什么问题到她哪儿都能
看得开。家里家外，对待老人、孩子、亲戚朋友，街坊邻居没有不说她好的。我在国外这三年，外
面忙工作、家里照顾老人、孩子，里里外外，大事小事，都是她一个人。都说她多才多艺，她的论
文全都发表在国家一级刊物上，还独立承担着科研项目。她在你们中文系工作十多年，表现怎么样
就更不用我说了，有目共睹。我的孩子健康聪明，是班里的学习委员，照顾辅导孩子都是我爱人全
权负责，我没操过一点儿心。对我那就更不用说了，温柔、善良、贤惠，有这样一个妻子是我的福
分。我这辈子跟她，下辈子我还跟她。  

(张大勇越说越激动，眼圈儿红红的，真动了感情。)  

(陈辉给他倒了一杯水。)  

(办公室里其他人都放下手里的工作，饶有兴致地转向这边，听着张大勇的陈述。)  

张大勇（喝了一口水）：哪儿象电视里宣传的那样？政治谣言最容易造， 杀伤力也最大。即便是
法轮功里有人做了坏事，那就个案处理嘛，该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有法律呢吗？怎么能一下子铲除
呢？怎么能不让人说话呢？肃反、文革卷土重来了？象我爱人这样的，不冤枉吗？她究竟有什么
错？充其量是个人信仰问题。有信仰不好吗？人有了信仰的约束，不做坏事，有什么不好？炼法轮
功的不抽烟不喝酒、不贪不占，公正无私，不但不应该镇压，反而应该大力提倡，要都炼法轮功，
早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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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勇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大家越听越爱听，脸上逐渐露出了笑容，紧张的气氛渐渐松弛下
来。)  

(张大勇又喝了一口水。)  

张大勇（对陈辉）：他们把我爱人定为什么“法轮功重点对象”，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根据？象她
那样的人要把她转化到哪儿去？她在劳教所关了一年，好好的人给折磨得皮包骨，差点儿死了。修
炼才又使她恢复健康，刚刚好转，还要把她怎么样？“转化班”也好，“劳教所”也好，进去了就
是强制洗脑、酷刑折磨。我看过一份法轮功传单，说官方统计数字显示，99 年 7．20 以来被折磨致
死的不少于 1600 人。哪里象电视里演的那样？简直比在家里还好？中国执法人员的素质怎么样谁
不知道？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为了一个谎言不惜造出亿万个谎言。  

张大勇（喝一口水。看着陈辉，恳切地）：今天我要是签了字，他们随时 都有可能闯进我家抓我
爱人，而且不用任何理由，只要还炼就抓。其实我不签字他们也会这么做，但是我不能默认他们这
种行为，一旦出了什么问题，他们会说：‘你看，她爱人都同意了，这儿有他的签字。’把责任推
到我身上，我不是把自己的亲人往火坑里推吗？不成了我迫害我爱人了吗？我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陈老师，换了你，你会这么做吗？  

(陈辉低下头不说话。)  

老师甲：堂堂大学里也搞这一套，610 真是太过分了。 
老师乙：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么没完没了的。 
老师丙：丛老师真冤枉。 
老师丁（竖起大拇指）：法轮功⋯⋯ 
陈辉：学校让下周一交表，今天是星期五，最后一天了。张老师，你看⋯⋯ 
张大勇（坚决地摇摇头）：不能签就是不能签，这没有什么可商量的。 
陈辉（想了想）：那好，我也不能逼你，就这样吧。我还要到派出所去呢。 
张老师，你们家搬到哪儿去了？能告诉我你家现在的地址和电话吗？ 
张大勇：对不起，不能告诉你。让那些人知道了，一有什么风声，对我们来说，就是“家庭劫
难”，我不能容忍那些人的无理骚扰。我也劝你们不要把我爱人作为什么“重点对象”报上去，她
没有做错什么事，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媳妇、好老师，这么做对她不公平。 
陈辉（无奈地）：我知道丛老师的为人，我也是被逼无奈呀。  

([特写] 陈辉无奈的眼神，愧疚地看了张大勇一眼，又马上移开，转向窗外。)  

（镜头随陈辉的目光摇向窗外）  

8．窗外，校园里  

窗外，昏黄污浊的天空。 
空气中有一股呛人的尘土味儿。 
校园里，巡逻的警车一辆接一辆。 
校卫队巡逻的三人一组，穿着制服，每人手里拿一根电棍，摇摇摆摆，东张西望。 
学生们表情紧张，夹着书本匆匆而过。 
校园里失去了往日的活跃，死气沉沉。  

9．将近中午 前进街派出所门前  

一辆出租车停在派出所门前。 
陈辉从车上下来。 
一辆警车呼啸而过。 
行人们惶恐的表情，急忙躲闪着。  

10．前进街派出所前  

（近景，人物背对镜头）陈辉走进派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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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前进街派出所内  

(陈辉站在办公桌前，表情尴尬又无奈。)  

(一个所长模样的警察坐在她对面。旁边坐着一个胖警察，抽着烟。)  

陈辉（勉强堆出笑脸）：请你们配合一下，我也是为了工作。 
胖警察：我们也不是为自己呀。她搬走了，也不来办理迁户手续，搬哪儿去了也不知道，我们怎么
给你签？要是不在我们管区内，我们更没有义务给你签字啦。再者说，真出了问题谁负责？ 
陈辉：这也涉及不到什么责任不责任的问题，就是个调查表，说明她过去在你们派出所管内，有过
这些事就行了，也不直接跟你们发生关系。 
胖警察：不发生关系你找我们签字干什么？ 
陈辉（有些生气）：没事儿谁愿意上你们这儿来呀！这不是省 610 搞的吗？表上有这一项，没办法
我才来的。究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你们可以去问 610，是他们布置的。 
胖警察（油腔滑调地）：哎，我们这儿不设问事处。你要说想求我给你问问，兴许还好使。 
陈辉 （气得要发作，又强忍住了）：你—— 
所长：行啦行啦，别伤和气，都是为公事嘛。哎——，怎么不让人家坐下？这位老师，请坐，请
坐。（他端起茶杯，看了看又放下。胖警察会意，赶紧接过去，到满一杯水。）这事儿——（看了
陈辉一眼）还真不好 办。（掏出根烟，胖警察忙递过打火机，给他点上。所长眯着一对小眼睛，
悠闲地往椅子后背一靠，人顿时矮了下去。他吸了一口烟，吐出一团灰白色烟雾，他被笼罩在烟雾
里。）我看这样吧，你先回去，我们向上边请示一下，让他们和省 610 沟通沟通，看看怎么办。你
把电话留下，有了消息，让小齐—（看了胖警察一眼）再跟你联系，你看好不好？ 
陈辉从座位上站起来（生硬地）：不必了，有什么事情 610 会来找你们。再见。  

(陈辉扭头便走。)  

身后传来所长的声音：不送啦，慢走。  

胖警察奸笑着：这老师——嘿嘿。  

12．下午 张大勇家  

(张大勇正在卧室兼书房里写论文。)  

另一间卧室里，丛丽和几名同修正在学法交流。房间里轻轻回荡着悠扬美妙的大法音乐。  

男女老幼，几位大法弟子象一家人一样，面容慈祥，态度祥和，目光中流露出真诚、友善、沉着和
正信。他们手里捧着《转法轮》，喜悦而恭敬，时而读书，时而交谈，脸上始终挂着平静的笑容。  

窗外，不时传来警车的尖叫嘶鸣。然而，外面的一切对于屋内的大法弟子来说，仿佛不存在。他们
的内心永远是宁静祥和、慈悲善良的。  

张大勇站起身，走到客厅，给自己到了一杯水，坐下喝着。  

隐约传来大法弟子们轻柔抑扬的读书声：“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
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
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划的框框里爬行。”  

（旁白）在这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人人为己、尔虞我诈的现实社会中，若不是亲身接触、亲眼所
见，真不敢相信还有人信仰“真、善、忍”，义无反顾地做好人。这是一片难得的人间净土啊！  

听，这美妙的音乐，这平静有力的读书声传达着超常的道理，超越了理论和教条的精神束缚，超越
了常人的理解能力，超越了时空。这些人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实践正在为人类昭示一个伟大的真
理。  

可惜呀，我还没有勇气成为他们的一员。我想将来一定会的。  

13．上午 教学楼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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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系王书记急急忙忙来到“中国古代史教研室”。)  

(张大勇正在教研室里看书。)  

王书记：张老师，你快到学校 610 去一趟吧，朱远找你。 
张大勇：什么事？ 
王书记：好像还是填表的事。 
张大勇：我不去。 
王书记：还是去吧，张老师，别跟他们搞疆了。说个软乎话，应付应付就行了呗。  

(张大勇迟疑不动。)  

王书记：哎呀，张老师，别较真儿啦，这又不是历史考证。  

张大勇想了一下，合上书，站起来：好吧，我去。  

14．北方大学 610 办公室  

北方大学 610 办公室是个强行拼凑起来的机构，主任朱远原是校党委办公室主任，现手下有两名干
事：夏炳南和岳古同，两人本是学校机构精简的对象，现在，610 不仅给了他们饭碗，还给了他们
优越的权力。在这座著名的高等学府里设置这样一个机构，名不正，言不顺，实在是不伦不类。  

这是一间不大的办公室，三张办公桌，一排沙发，两把椅子。屋里除了一个崭新的石英钟和一个破
旧的铁卷柜之外，再没有其他陈设，单调乏味得象到了荒漠。  

物理系教授皇甫仁坐在沙发上，表情严肃，嘴角掩饰不住怒气。  

皇甫仁对面坐着夏炳南。他 40 来岁，又黑又胖，斜眼看人，眼光里闪烁着虚伪和得意。他是从学
校档案馆抽调上来的。  

夏炳南假笑着给皇甫教授递过一支烟：皇甫教授，抽根烟。  

皇甫仁：我不吸烟。  

(夏炳南讨了个没趣。自己给自己点上烟，慢悠悠地抽着。)  

(皇甫仁一脸不悦，看着烟雾从夏炳南嘴里喷出来，在房间里散开，升起。夏炳南的脸在烟雾里忽
隐忽现。)  

夏炳南：皇甫教授，今天把您请来，是希望您帮我们个忙。您是长辈，经历得多，您知道政治是怎
么回事。咱们再大，也大不过政府啊。小皇老师年轻，一时糊涂也是难免，作为父亲，您应该劝劝
她，顾全大局，是不是？ 
皇甫仁：你怎么知道我没劝她？ 
夏炳南（脸上挤出干笑）：我说您申明大义不是？我们就需要象您这样积极配合我们工作的家属。
（忙递过表格，翻到“家属意见” 栏）您在这签。 
皇甫仁（推开表格，不紧不慢地接着说）：我越劝她越觉得你们做得不对。我女儿一向善良纯朴，
遵纪守法，我就这一个女儿，从小对她家教甚严。她的一举一动都在我的掌握之中，我敢保证她没
问题。交给你们我反倒不放心呢。  

夏炳南没想到皇甫仁会这么说，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喝了一口水，提高声音说：“我们也是为政
府工作呀，帮助、教育、转化她是我们的工作，都是为了她好。”  

皇甫仁：为了她好，就让她在家里好好学习，好好工作，别弄什么“转化班”。 
夏炳南：您是心疼女儿，可以理解。转化好了，从新生活，不更好嘛？您看，我们今天不是征求您
的意见嘛？也没让她去转化班哪？ 
皇甫仁：那你给我说说“法轮功重点对象”是什么意思？填这个表是要干什么？ 
夏炳南：您问这个，所有炼法轮功的都是“重点对象”。这是我个人的理解啊。您看，这么多人都
是。（夏炳南从抽屉里搬出一摞表格，指给皇甫教授看。）这还是一小部分，（他又拿出一张厚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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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这表上有名儿的，家属都得填表签字。 
皇甫仁：那我不管，谁爱签谁签，我不签。要转化我女儿，你们先转化我。我女儿还得给我们老两
口做饭呢。 
夏炳南：老先生，别急嘛。您看，政府对待法轮功多好啊，花费人力物力给他们做了多少工作啊。
还专门——  

张大勇进来。看见皇甫仁，笑了：皇甫教授，您挺好吧？您是——  

皇甫仁：好，好。为我女儿的事。 
夏炳南：张老师，来，来，请坐。你可真难请啊。朱主任正忙着，你先等一会儿吧。（看看皇甫
仁）你们怎么认识？ 
皇甫仁：他是我女儿的领导。 
张大勇：皇甫老师家学渊源，才华横溢，年轻有为，是我们系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为人又好，贤
德质朴，是个放在哪里都让人放心的好人。 
皇甫仁：不过是个幼稚的姑娘，初出茅庐，太过奖啦。（压低声音）你这是—— 
张大勇：为我爱人的事。（轻声地）您签了？  

(皇甫仁摇摇头，用眼神叮嘱张大勇坚决不能签。)  

皇甫仁：我得走了，研究生还等着我上课呢。 
夏炳南：那这表—— 
皇甫仁：你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铃铃铃——”电话铃响。)  

夏炳南(拿起听筒)：喂——，是，啊，好，等一下。朱主任，大黑沟劳教所找你。 
朱远：喂，我就是。啊，什么？死了？（自觉失言，慌张地看了大家一眼，压低声音）找家属，
好，知道了。我们正忙着呢，必须我去？我忙不开呀——啊，好，好。就这样，再见。 
朱远(放下电话)：张老师，你先坐。  

(朱远给夏炳南使了个眼色，他们走出办公室。)  

15．校 610 办公室门口  

(办公室门口)  

朱远悄悄对夏炳南说：“老夏，数学系的马强在大黑沟劳教所死了，省 610 和司法厅叫咱们去人，
老岳去省政法委开会还没回来，就得咱们俩先去了。”  

夏炳南：那张大勇怎么办？ 
朱远：我和他谈谈。你先让车队派辆车来，要好一点儿的面包车，过二十分钟到楼下来。然后再通
知家属，要保密，上边要求口径一致，就说是心脏病发作，医治无效死的。不能答应家属的任何要
求。另外，再打个报告给省里，把事情经过写清楚。 
夏炳南：好。那我去吧。 
朱远：要快。  

16．校 610 办公室内  

(朱远回到办公室，到了两杯水，一杯自己喝，一杯给张大勇。)  

朱远（想尽量语气缓和，却掩饰不住内心的惶恐不安）：张老师，调查表的事陈辉老师已经跟你说
清楚了吧？ 
张大勇：她说她只是完成你们布置的工作。 
朱远（看看墙上的石英钟，想尽快让张大勇签字）：张老师，你是个老党员了，党的政策也不用我
跟你再说了，现在你爱人拒不转化，问题很严重啊，我想你应该知道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作为学
校主抓法轮功的机构，我们很为她担心。你作为她爱人，希望你配合我们工作，尽快把她转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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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张大勇：我不明白你们想要把她怎么样。我爱人什么样，别人不清楚，我还不知道吗？我最有发言
权。她温柔善良、聪明贤惠，是典型的贤妻良母，这样的人上哪儿找去？她怎么了，你们非得揪住
不放？又是劳教，又是判刑，又不让上课，又扣工资⋯⋯为什么要这样对待她？朱主任，我跟你
说，我们现在家庭生活和谐幸福，我不能昧着良心说假话，这是事实，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谁要
是想拆散我的家庭，不管是什么理由，那就是破坏我的家庭幸福，我坚决不干。 
朱远：张老师，这可不是我说了算的，政府规定不许炼法轮功，那就不能炼，你炼就得管。那劳教
所转化率可高哇。不到一个月，看看怎么样？ 
张大勇：你不用拿这个威胁我，我都知道。刚才你们不还说有一个死在劳教所了吗？是咱们学校数
学系的马强，进去好好的，怎么这么快就死了？还要统一口径，说是心脏病突发，医治无效，对家
属保密。究竟是怎么死的？为什么遮遮掩掩的？怕什么？谁是白痴啊？谁不明白呀？这叫草菅人
命。那人犯了什么罪，这样对待人家？强制洗脑，不让睡觉，酷刑折磨，把好人都逼疯、逼死了，
这样对吗？这是干什么？我告诉你，朱主任，谁要是想象这样对待我爱人，我决饶不了他！ 
朱远（缓和下来）：你都听见了？那好吧，我还有事，就先这样吧，希望咱们相安无事。（暗示
地）你爱人的事暂时就不追究了，不过以后怎么样我可不好说，还得看她的表现。至于说别人的
事，我说你就不要管了，不该说的可千万别乱说，你明白了吧，张老师？ 
张大勇（鄙夷地看着朱远）：凭良心办吧。  

17．中午 北方大学校园  

张大勇走出办公楼，长出了一口气，如释重负。  

正午的阳光透过层层乌云，照射在宁静的校园里。嫩绿的树枝在微风中轻盈地飘舞，透露出点点春
的消息。  

张大勇摘下眼睛，掏出眼睛布，仔仔细细地擦干净。重新戴好，一切仿佛焕然一新。回想刚才的一
幕，他有些激动，更加急切地想要见到妻子丛丽。他往上提了提背包，快步向班车车站走去。  

“嘀嘀——” 
张大勇往路边靠了靠。  

“嘀嘀——” 
一辆深蓝色轿车缓缓靠向张大勇。  

车门打开，历史系主任何广义探出头来。  

何广义：小张，上车，我送你。 
张大勇：不用不用，我坐班车。 
何广义：客气什么，咱俩聊聊，我有话跟你说。快上来吧。 
张大勇：那我就不客气了。  

18．车内  

何广义：去 610 了？ 
张大勇：你怎么知道？  

何广义不答，自说自话：长春有线电视台播放法轮功真相片的事知道吗？  

张大勇：知道。 
何广义：怎么知道的？ 
张大勇：听广播，上网，都能知道。 
何广义（神秘地笑）：不只于此吧，你应该知道得比我多。  

(张大勇看了看他，没答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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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广义：真了不起呀！小张，你爱人还炼吗？ 
张大勇：炼，一天不落。 
何广义：小张啊，兄弟今天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知道你处境艰难，男子汉大丈夫，再难，也不能做
对不起你爱人的事。她一个弱女子，能坚持信仰，忍辱负重，不容易呀，谁不从心里佩服这样的人
呢？你可千万别为难她呀。咱们都是搞历史的，有一句话：历史会证明一切。  

(汽车遇到红灯，停下来。)  

(“丁铃铃——”车顶前方挂的小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  

(绿灯亮，车子重新启动。)  

张大勇：老何，你是不是读过《转法轮》？ 
何广义：这也能看出来？哈哈哈。 
张大勇：英雄所见嘛——哈哈哈。  

(收音机里响起歌曲《好人一生平安》)  

(车子到一十字路口)  

张大勇：老何，我就在这儿下吧，别送了。 
何广义：不不不，我今天一定送你到家。你听我的，给兄弟个面子。  

(张大勇往座位后背上一靠，听任何广义开车往前走。遇到这种情况，他从不反驳。)  

张大勇：他们骗我在什么“法轮功重点对象调查表”上签字。 
何广义（紧张地）：你签了？ 
张大勇：我还不至于糊涂到那种地步。 
何广义（松了一口气）：我没看错人。  

(车子颠簸了一下，车上的小风铃又“丁铃铃”地唱起来。)  

(车子来到一幢居民楼前，停下。)  

何广义（摇下车窗向外望）：看，小丛正等你呢。快去吧。 
张大勇：谢谢你，老何。雪中送炭胜似锦上添花呀！ 
何广义：哎——兄弟之间，没那么多客气。 
张大勇：老何，到我家吃了晚饭再走吧，都到家门口了。 
何广义：不行，我也不是没人疼的，我老婆还等着我呢。改天吧。 
张大勇：也好，改天我和丛丽去看你，请你和嫂子吃饭。 
何广义：说话算数！我可等着你们呢。 
张大勇：一定一定。 
何广义：快去吧，人家都等急了。 
张大勇（下车，拱手）：谢谢，谢谢，改天见。 
何广义：再见。  

19．傍晚 张大勇家楼下  

张大勇向楼上望去，丛丽正站在三楼阳台上冲他招手。她穿一件黄色上衣，微笑着，黑亮的长发飘
逸动人。在张大勇眼里，她真象一朵娇艳的荷花，纯洁无暇，傲然世间。  

张大勇向丛丽挥挥手，飞快地跑上楼去。  

20．傍晚 街上  

居民楼远景。 
天渐渐暗下来。  



 12

张大勇家亮起了灯。 
楼内的人家相继亮起了灯。 
路灯亮了。 
街上，霓虹闪烁。  

车流往来穿梭。 
偶尔有警车呼啸而过。好像再没有人去注意它们。 
巡逻的警察提着电棍、穿着制服招摇过市。 
便衣警察鬼头鬼脑地东张西望，和忙碌的人流格格不入。  

天上点点星光闪烁，俯瞰着这座善恶交织、良莠混杂的城市，真诚地期盼她不要在黑夜中沉睡不
醒，但愿她快快起来迎接那金光灿灿的黎明。  

[剧终] 

 


